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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豫，著名翻译家。1946年秋至

1949年2月，先后在中央大学、清华大学

的外国语言文学系肄业。1949年2月在北

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142师、

48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广州军区

的报社任编辑。1958年下放湖南大通湖农

场。1978年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

1990年调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离

休。译著有《朗费罗诗选》、《拜伦抒

情诗七十首》、《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

选》、《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

篇代表作》等。1996年，《湖畔诗魂华兹

华斯诗选》(中译本)荣膺首届鲁迅文学奖

彩虹奖第一名。今年1月23日，杨德豫先

生在武汉去世。

本文是杨德豫先生去世前，由杨德豫

先生口述、《法治周末》记者牟尼整理的

回忆录，本刊略有删节。

反骨：在家学中成长起来

我生于1928年戊辰年，属龙。我是在

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附小念的初小。小时

候，我的兴趣本来是美术，喜欢画画。当

时，我父亲杨树达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

授，他主要是搞语言文字学，研究《汉

书》、《春秋》、《论语》等。他把我的

兴趣向诗歌引导，从小就教我念《诗歌易

读》、《唐诗易读》、《唐诗三百首》等

等。我上二三年级以后，父亲开始教我学

《论语》，一共20卷从头到尾学完了，我

当时才八九岁，不愿意学。但是我父亲很

严厉，我不敢反抗他。

对于《论语》，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带

故事性的，我基本上都背了下来。对于书

中的说教，我就不感兴趣了，有些也能

背，可是很反感。而且我从小有点犯上作

乱的思想，有点反骨。解放以前，我激烈

反对国民党，解放以后又当了“右派”，

大概都与这有关。直到现在我还有反骨，

“粪土当年万户侯”。

1937年5月，我祖父病重，我父亲从

清华大学请假回长沙照顾他。过了两个

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父亲叫我们都

回长沙去。七七事变以后，北大、清华、

南开就联合起来到了长沙，组成长沙临时

大学，接着又到南岳衡山，后来又搬到云

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时，80岁左右的

我的“左”“右”人生
○杨德豫（1949外文）

杨
德
豫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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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病情很重。我父亲为了照顾我祖父，

就接受了湖南大学的聘书。于是我们全家

就在辰溪住了7年，一直到抗战胜利。

在辰溪，湖南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办了

小学，由湖南大学的学生当老师。我的学

习也不怎么好。1940年高小毕业以后。因

为我从小身体很弱，多病，父亲不放心让

我到沅陵上美国教会办的雅礼中学，而辰

溪根本没有中学。他就请中文系的学生教

我初中课程。我记得，教我初中数学的是

郭晋稀，教我初中英文的是吴金庠。

吴金庠的英文水平很一般，可是他有

一个很严格的办法，就是每篇课文都叫我

背。我的英文基础完全是背书打下的，所

以我后来很感谢吴金庠，我是很顽劣的学

生，调皮捣蛋，不认真学习，如果不是他

教我，我英文底子根本就没有，考大学我

就不会考外文系。

1938年在宁乡的时候，小学课本全部

是白话文。我父亲不大喜欢白话文，他就

买了民国初年出版的全部是文言文的初

中语文课本，一课一课地教我。所以我

文言文的基础从那时候打下来。我父亲

教我写旧体诗词，让我学平仄、对仗，我

写了一些，无病呻吟，毫无诗意，毫无价

值。有几句我父亲很欣赏，写在他的回忆

录里面。

同时，我也爱看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

作品，包括鲁迅的书，巴金、郁达夫、沈

从文的小说，曹禺的戏剧，冰心的散文，

特别是爱读白话新诗，自己也学着写。

1941年至1942年之间，我曾在沅陵《中

报》上发表过一些新诗、散文和旧诗。发

表新诗和散文用的笔名是“新潮”，旧诗

用的笔名是“旧潮”。现在回想起来，那

些当然是毫无价值的劣等货色。

1940年小学毕业两年之后，虽然我完

全没有读过初中，却于1942年以同等学力

考上了湖南大学自办的云麓中学，成绩还

很好。我在高中三年，也是调皮捣蛋的学

生，不太守纪律，上课瞎胡闹。

1945年7月，高考开始了。我当时好

高骛远，看不起湖南大学，认为湖南大学

是三流大学。在填志愿的时候，我选填了

西南联大，我父亲就不准，一定要我考湖

南大学。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勉强填了湖

南大学历史系。在湖南大学历史系就读的

一年里，我只上两个人的课，一个是很有

名的政治学家李剑农的政治学课程，还有

一个是曹廷藩教授的地理，他的政治思想

很进步，地理教得很好。

湖南大学教国文课的是我父亲的老朋

友，曾经做过北京某大学校长的熊知白。

我不上他的课，因为他讲得不好，而且我

思想比较左，认为共产党好，国民党不

好，而熊知白却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我在作文中批评美国，同情苏联，他就给

我改。我在作文中说，苏联想让中国成为

它的盟友，他把“盟友”改成“鹰犬”，

我就很反感，觉得他是反动教授。

他在课堂上讲，有人自认为了不起，

有家学渊源，课都不来上。我父亲就批评

我不上他的课，我说他教得不好，我不愿

意在这个大学上课，我不愿意读湖南大

学，不愿意读历史系，不愿意听这些课。

有一次我和父亲争吵得厉害，我哭了起

来，我说：“让我念湖南大学是我的耻

辱。”我父亲很生气，说：“湖南大学是

你的耻辱，那我在湖南大学教书也是耻辱

了？”



165校友文稿资料选编·第18辑

回忆录

“参政”：中央大学的学运积极分子

1946年的夏天，我下决心去考清华或

者中央大学，可是湖南没有考区，武汉有

考区。我父亲不准我去，一分钱不给。我

母亲就偷偷把她的一些首饰给我，我的大

姐也把她的零用钱给我，我用她们的钱凑

足了到武汉的路费和生活费。

考清华的时候，国文考试就是一篇作

文，每个学生都带着毛笔和墨盒，我事先

准备不好，墨盒的墨干了没发现，我的旁

边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同学，我跟她说：

“我的墨盒干了，你把你的墨盒放在中间

我们共用行不行？”监考的人就认为我交

头接耳作弊，悄悄记下我的座位号码，把

我的试卷作废。

清华大学没有考上，我就想考中央大

学。但是，中央大学考试时间迟一个月，

一个月的生活怎么办？我的钱很少，就找

我父亲的两个熟人借了一点钱。但是，这

点钱维持生活很困难。我住的都是最差的

旅馆。后来连旅馆都不敢住了，住到了可

以免费的暑期训练班。吃饭也在最下等的

饭店去吃，很不卫生，因此我得了痢疾，

一直几十年，我现在还有慢性结肠炎，就

是那时候留下了病根。

回来后，我父亲还是怪我，说：“不

要你去你要去，你借的钱还不得我还！”

后来，我考上了中央大学外文系。我父亲

很舍不得我走，但是，我那时候已经18岁

了，有独立意志，他也没有办法。我父亲

很爱我们，又对我们很严厉。我走的时候

他很舍不得，送了很远，一直送我到灵官

渡的渡口。

我没有想到，我父亲这次和我是永

别。1946年我离开以后，整整十年没回过

家，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才回家奔丧。对

此，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对不起我父亲。

到了中央大学以后，我变成了守规矩

的学生，因为中央大学教授都是很好的，

对学生也很严格。我看英文小说，除了用

英文写摘要、写笔记、写学习心得以外，

还有必读的课本，必读的课外书。可是那

一年学生运动闹得很厉害，我也是学生运

动的积极分子。那时候，毛泽东讲民主自

由，成立联合政府，我那时候也很左，觉

得国民党坏透了，蒋介石坏透了。1947年

1月，在“抗暴运动”中，不但中央大学

的游行我参加，金陵大学的游行我也去

参加。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的

“五二运动”，更是轰轰烈烈。

在中央大学，也有支持国民党的反动

学生。和我一块从湖南到南京去的就有反

动学生。可是地下党也很强大，学生自治

会两派竞选，都是左派胜利，右派(三青

团)失败。在中央大学，我听过罗隆基的

演讲，我很佩服他，在休息室专门找他给

我签名。我听过梁漱溟的演讲，也听过美

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演讲。此外，

还听过马寅初的演讲，学生自治会专门请

一些左派的教授演讲。

雪耻：清华时期的“自由派”

我二舅和我的外祖父都在上海，我二

舅是国民党经济部的一个司长。我的外祖

父在北洋军阀时期，熊希龄当总理的时

候，他当过财政次长，还代理过财政总长

(相当于财政部长)。1947年暑假我就想到

上海去。

我到上海过暑假的时候，清华北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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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来招生，我就想要出这口气。去年

考清华冤枉我说我作弊，把我卷子作废

了，我再来考一次。这次不考一年级，而

是考二年级做转学生。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际上只读了半年

多，有公费吃饭，不要钱。我大哥在南京

中国农民银行做事，零用钱他给出，所以

不要我父亲出一块钱。哥哥给我的零用

钱还不少，我经常去看电影，《魂断蓝

桥》、《居里夫人》、《翠堤春晓》、

《一曲难忘》那些好片子我都是那时候在

南京看的。我考取了清华，当时北方兵荒

马乱，北平已经在解放区四面包围之中

了，我父亲出于安全反对我去。那时候我

也不听他的了，也不要他出路费了，因为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二舅妈给了我一笔

钱，我用那笔钱买了一些左派的书，剩下

的就作为路费。

我到北平已经是9月底了，清华是9月

初就开课，已经上课一个月了。在清华读

了一年半，除了搞学生运动之外，我读书

也很认真。有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叫做

民主青年同盟，要我参加，我没有参加。

我不是怕白色恐怖，而是因为我喜欢个人

自由，不喜欢组织纪律的约束。

他们要我参加的时候说有两条，一条

是拥护新民主主义，一条是拥护民主集中

制。拥护民主集中制就要守纪律，统一听

组织安排。我说我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

党，我也希望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可是加

入组织都要受组织纪律约束，我受不了。

我同班左派同学就说我是liberal，大概就

是“自由派”的意思，我虽然没有参加他

们的组织，但是他们对我很好，让我编学

生自治会的大字报《清华时报》。

革命：一线参加剿匪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

解放后，48军那时候要南下，很缺干

部，48军有清华一个姓刘的学生，比我们

高几班，他自告奋勇说回清华找一批人来

参加48军。我就改名江声参军了，一直到

后来去湖南人民出版社之后才恢复杨德豫

的原名。

2月28日，我去报到。我参加了两个

训练班，一个是青年干部训练班，讲毛泽

东《反对自由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还有

一个采通训练班，讲采访、通讯、办党报

的一些知识。后来把我分配到142师宣传

科。

4月24日，48军开始南下。我从北平

一直走到江西南部，除了过黄河、过长江

之外都是徒步走的，没有坐一天火车和汽

车。行军期间，师领导一直叫我锻炼，下

到连队班里去，我是师里头的采访员，可

是让我到班里去跟战士住在一起，体验基

杨德豫学长从军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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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生活。还有写稿子的任务，行军的时候

还要帮战士背枪，编一些快板。

过了长江，白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炸，

不敢行军，夜里即便有好大的雷雨也要行

军，后来到了江西南部就开始打仗了。后

来剿匪的时候我到了前线，那是10月份。

剿匪就要去打井冈山，我那时候有个人名

利思想，我想解放井冈山这是一个好题

目，如果解放井冈山由我来报道的话，可

以出点名，我就要求到前线去。解放井冈

山，有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地主叫萧家壁，

活捉之后，毛泽东都表扬了。因为当年在

井冈山他就是红军的死对头，我们48军把

他抓住了还得了奖。

1950年，中南新华书店出版《老苏

区通讯选集》，第一篇就是《回到井冈

山》，这是我和其他人合写的。当时有点

个人名利思想，想当名记者。我是1950年

10月入的团，那时候我已经22岁了。

遭难：大鸣大放，被打“右派”

1956年，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

做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我的思想活

跃，觉得在部队里干不太合适，我喜欢外

国文学，想搞翻译。1956年秋天，我的业

余诗歌翻译开始了，开始翻译的是《朗费

罗诗选》和《彭斯诗选》。这时，就有点

不安心部队的工作。当时不是义务兵制，

是志愿兵制，还没有复员转业的制度。毛

泽东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部

队中有人就把这个话歪曲成要在部队当一

辈子的兵，每个军人都必须树立“永远是

战斗队”的思想。我业余翻译外国诗歌，

也不受好评，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大鸣大放的时候，地方鸣放很热烈，

部队没有鸣放，想出气的人就觉得很憋

气，要求“鸣放”。由我发起，报社的好

几位同事联名写了一篇文章，要求“鸣

放”。我们是部队报纸，广州军区领导压

制“鸣放”。我把这个稿子投到广东省委

的机关报《南方日报》，但上面有压力，

这篇文章就没有在《南方日报》刊登。

不久，广州军区开了报刊座谈会，一

共有二十几个人参加。广州军区司令员黄

永胜、政治部主任江峰都出席了这次会

议，倾听大家发言。黄永胜就坐在我对

面。会上，我第二个发言。那时我胆子很

大，我说：“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

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

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

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

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

头。”这话一上纲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

行”，就是右派言论了。我还讲，报纸可

以批评领导干部，我还说报社应该独立负

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这些都被认

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

我被划“右派”主要是两条罪状：一

条是写那篇没有发表的文章，说广州军区

领导“压制鸣放”；另一条就是在广州军

区报刊座谈会上发言。1958年，“右派”

处理分成6类，第一类是劳动教养，第二

类就是监督劳动。我是第五类，降级、降

职、降薪。我原来是正连级，相当于地方

的19级，降成22级，工资由原来的120几

块钱，降到50块钱。我被取消了预备党员

资格，开除军籍，剥夺军衔，被遣送到湖

南大通湖农场劳动。在此后20年时间里，

我有13年半在生产队第一线，跟农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可以说是体力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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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年半是我摘了帽子以后调去农场宣

传部办小报，还有4年是在农场子弟学校

教书，这6年半可以说是体力劳改兼脑力

劳改。

翻译：“右派”出书，稿费被扣

1958年6月，我到了农场劳动。1959

年10月，我那本《朗费罗诗选》就在人民

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什么我是“右派”

还能出版书呢？这里有一个过程。人民文

学出版社来信同意出版大概是在1958年春

天和夏天之间，军队已经决定划我为“右

派”了，还没有下放劳动。我向领导交

代，说我业余翻译一本书，美国诗人朗费

罗的诗选，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来

信同意出版。领导说：“那不行，你右派

分子还能够出书，那不是说不红也可以专

吗？”报社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

“我们不同意右派分子江声出这本书。”

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翻译的除了这本

《朗费罗诗选》，还有一本是《彭斯诗

选》。我把我的译稿寄去了，他们说他们

已经另约一个人翻译《彭斯诗选》，由我

们两个人合译。我当时还不知道是谁，后

来知道是王佐良。

报社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寄去之

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回信了，说：“既然

江声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同意《彭斯诗

选》不用他的译稿了；可是《朗费罗诗

选》他已经译完了，我们再另找一个人要

重新译，很费事，而且上面有政策，右派

分子如果要出书的话可以改个名字出，所

以他译的这本书我社还是打算出。”报社

领导还是不太同意，他们回信说：“我们

原则还是不同意出，如果你们实在坚持要

出的话，一切责任由你们负。”我听说

后，说好，我就换个名字，我的原名是杨

德豫，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用杨

德豫的名字出，1959年10月，《朗费罗诗

选》就出版了。

出书以后，我在生产队劳动。这本书

稿费是600多元，一分场的书记李信把稿

费扣住了，不给我。我就给出版社写信说

我没收到稿费，后来一查，稿费确实已经

到了农场。我就去问农场领导，这一问就

得罪了他，五一劳动节，开全分场的大

会，他这个人没有文化，把李大钊叫李大

剑，他说：“有个江声他懂英文，是英帝

国主义的走狗，他胆敢造谣，说别人扣他

的钱，你们要斗他。”后来也没怎么斗，

他自己犯了错误，离开了农场。

1962年初，情况好转了，要给我摘帽

子了，农场的“右派”哪怕没摘帽子的也

不在生产队劳动了，都分到生产队做会

计、统计，或者到学校教书，这时才把这

600元钱还给我。我在1962年摘了帽子，

调到农场宣传部之后，就给人民文学出版

社写了信说，我帽子已经摘了，还是可以

搞翻译这东西。他们1962年下半年就给我

写信，说要我承担《莎士比亚全集》里面

一首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的翻译。本

来《莎士比亚全集》想1964年出版，因为

1964年是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我用业

余时间翻译完了，寄给出版社。他们在

1964年上半年已经把校样寄给我看了，但

后来没出。当时有毛泽东两个关于文艺工

作的批示，批评得很严厉，人民文学出版

社就不敢出了。结果，1964年就已经打好

校样，排好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一直

搁到1978年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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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我被调到湖南人民出版

社。当时湘潭大学教授、老诗人彭燕郊找

到出版局领导，建议出版一套外国诗歌中

译本丛书。那时候我因肺气肿，在疗养院住

院。1982年10月我出院之后，出版社把编丛

书的任务交给我。这就是《诗苑译林》。这

套书先后由湖南人民、湖南文艺两家出版

社出版，时间长达10年（1983—1992年），

共出书51种。1991年，这套丛书获首届全国

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

1992年，我离休。

转自《法治周末》2013年1月31日

我的结构与建筑设计道路
○钱本德（1959土建）

1954年考入清华时，正逢院系调整。

清华成为单一的工科大学。我父亲钱树鼎

一心希望我继承他从事的专业——建筑设

计。而那年清华建筑系受苏联影响，决定

建成为我国建筑艺术的象牙之塔，因此学

制特别长。本来就十分热门的建筑设计专

业，更成为众多清华学子竞相争取的香饽

饽。但是要求进入建筑系，必须通过一道

美术水平的测试。当然，为了保证学生具

有一定的艺术天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

的。

那时，父亲正好从上海的华东建筑公

司（今天的华东建筑设计院前身）调到新

成立的一机部第一设计院。他是南京中央

大学1931年1月建筑系毕业（该系自1930

年至1935年，共毕业36人。都是当时我国

建筑界的骨干），一直从事建筑设计室主

任工作。我家住在甘家口。一个星期天，

我去看望他，他郑重地取出一封信交到我

手里，要我回到学校后亲自送交清华建筑

系的戴志昂教授，并告诉我戴叔叔是他大

学里的好朋友。我看也没有看便把信塞进

了口袋。

回学校后，我掏出信一看，发现原来

是父亲要求戴教授帮助把我分配到建筑系

的求助信。我立刻傻了眼，没有想到一贯

本分正派的父亲竟会为了我走起了后门。

那时候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认为，不就是

一次美术水平的测试吗，自己从小喜欢美

术，画图是我的强项，更是爱好，这有什

么为难的？因此决定不听从父亲的教导，

把这封信丢到了一边，没有去找戴教授。

不久，美术水平测试便在学校图书馆

进行了。参加的人真多啊！宽敞巨大的

阅览室充满了迫切希望分配到建筑学班

级的学生。测试的题目是素描一个相同

的石膏花瓶。这个题目可以说是非常容

易，但要画得出类拔萃、能够脱颖而出

又显然是非常不容易。真不知道评分的教

授们是如何根据此一张素描就能够衡量学

生的艺术才干的。我反正是和大多数人一

样名落孙山，被分配到了人数最多的“工

民建”专业。

又一个星期天回家，父亲看见我劈头

盖脸就问：

“你把我交给你的信送哪里去了？你


